
■左 彬
若隐若现的笑脸，童趣的符号
眸子里装着天蓝水碧，脑子里想着花红柳绿
自然本真、自由身心
袒露思想用心做人，太简单也真快乐

春天就一定鸟语花香春风扑面
冬日里的雪花必然是洁白明艳
湛蓝湛蓝的思维，清纯善念的人性
多么真实的生命，多么浓香的快乐
真的想重回童年，多么揪心扯肺地眷恋

梦里童心

■瑞 琦
休息日，回家看老妈。
她原来跟我们一起住在城里，后来拗不

过她，我们只好任由她回老家。用她自己的
话说是不习惯住楼房，不习惯没有街坊邻居
的热闹。用我们的话说则是忙碌了一辈子的
她，不习惯闲下来的日子。

进得院门，我看见老妈在侍弄番茄架，
我说了声“我回来了”。

“回来了？”老妈没抬头，应了我一
声，继续侍弄着番茄。

这个老妈，也不站起接我一下。我把带
回来的东西放屋里，出来看她忙活。

“妈，您干啥哩？”我明知故问。
“没看我捆洋柿子架哩！”老妈还是没

抬头。
“不是好好的？还捆啥哩？”我继续问。
“你看看，架子都快倒了，不捆，洋柿

子都挨着地了。”老妈说着话，继续着手里
的活，头始终没抬。

我一看，可不，在老妈手扶处，几个
硕大的番茄已把架子坠歪了，几乎贴着地。
我赶紧过去帮老妈扶着，她麻利地用绳子把
耷拉着的番茄茎捆到架好的竹竿上。一会儿
工夫，一株株番茄就在老妈的侍弄下挺直了
腰。

“给，洗洗吃吧！”老妈站起身，顺手摘
下一个橙黄色的番茄。

“熟了？还不红哩，酸不酸？”我接过番
茄，不太信任地问。

“就这品种，哪跟城里的一样，看着
红，里头青，吃起来一点味儿没有。”我打
水清洗番茄。番茄经过太阳的润泽，拿在手
里暖暖的，清水浇在上面，手来回搓着，滑
滑的，犹如搓着敷着洗面乳的脸，很滑爽。
我迫不及待地大咬一口，那种久违的清香裹
着酸酸的微甜味溢满口腔、沁入心肺，一时
令我张大嘴巴忘了咀嚼。

“酸？”老妈看着我夸张的表情，诧异地
问。

我忘了回答，思绪已回到从前。
老妈是吃过苦的人。在她很小的时候，

我亲外公就去世了，外婆带着她艰辛的过
活。她们曾经要过饭，颠沛流离中被我现外
公收留，日子才算安定下来。老妈和父亲结
婚后，伴随着我们姐弟几个的到来，地也随
之增多，由于父亲还要工作，家里缺劳力，
所以一切农活都由老妈侍弄，这也锤炼了她
丰富的农作物种植经验。记忆中，小时候，
我们家吃的一般都不缺，别人家小孩能吃到
的瓜果蔬菜，我们家多少都有点，甚至别人
没有的，我们也能吃到，并且特好吃。

“不，甜哩，跟小时候吃的一个味。”我
赶紧回答，并大口贪婪地嚼着。

“我就说哩，我种哩，咋会酸，看你那
样，吓我一跳。”老妈用她那一贯自信而又
不容置疑的腔调说道。

我吃着老妈摘的番茄，仔细打量着老妈
的番茄地。老妈种的番茄不多，只占我家菜
园的一小块儿，有七八株的样子。每株上面
都结有十多个番茄，它们或单个站立，或两
个抱团，或三五个簇拥在一起，都分散在茎
的周围，如孩子围坐在妈妈身边一样。圆圆
的，大的有如成人拳头，小的有如鸡蛋；青
着的、泛白的、泛黄的、橙黄的，一个个就
那样吊着。个别的还裂开了口，能看得见里
面的红心及晶莹的汁液，有如咧开嘴哈哈大
笑的娃娃脸，好看极了。

“我给你摘点，你带回去。”不知何
时，老妈走到了我身后。

“还是您留着吃吧，超市里有，我们随
吃随买。”我不忍霸占老妈的劳动果实，连
忙拒绝。

“超市里都是催熟的，还是吃咱自己种
的吧。”老妈说着，已挎着篮子弯下了腰。

我没有再拒绝，因为我心里特希望老妈
多摘些。

老
妈
的
番
茄

■刘西淼 刘碧莹

王季立其人

王季立，名贞，字季立，明洪武年间生
人，家居南直隶徽州府婺源县 （今江西婺源），
出身官宦书香门第。他是唐朝散骑常侍仲舒的
后裔，宋代文人双溪先生的第八世孙。散骑常
侍是唐代的官名，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
顾问，虽无实际职权，但有尊贵之名，多为将
相大臣之兼职，从三品阶。双溪先生是南宋颇
具盛名的文人。婺源是徽文化的中心地之一，
历代文人荟萃，英杰辈出，历史上中进士者近
六百人。厚重的地域文化和书香家境使王季立
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熏陶和濡染，对诗
词歌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启蒙很早，入塾即
学业大进。稍长，即被选送南京国子监，成为
一名监生。国子监是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国家
最高学府，监生的来源或为各地方保送的优秀
学子，或为皇帝特许的有培养前景的天资聪慧
青年。王季立入监读书，以此走上了以功名至
仕途的人生道路。

明朝建立以后，全国战争已经结束，人民
饱受长期战争之苦，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国家
财库空虚需要发展经济，百废待兴。军队不打
仗了，解甲归田，大规模的军垦屯田成为首
选。因此，凤阳作为大明王朝的龙脉之地，明
太祖朱元璋设中都留守司驻凤阳，下辖八卫一
所，这一所便是洪塘湖千户所。其后，王季立
以监生功名任凤阳洪塘湖千户所吏目。吏目本
是州一级才设置的官员，掌管出纳文书或分管
州事。洪塘湖军屯的大量工作是修堤、围塘、
造田和耕作，在吏目职位上显现出才干之后，
王季立升山东省东阿县知县。明成祖永乐十年
改任郾城县知县。史书记载他为“文学政事兼
优者”。宦门文士的家世与徽州文化的培育成就
了他的文笔才华。

在郾城期间，他深入体察民风，了解当地
历史文化，凝于笔端，写下了一批吟咏当地风
物、景观、名胜、古迹的诗篇。明朝嘉靖年间
修 《郾城县志》，收入王季立所写十首诗，记
郾城十处景观，分别是“东黌暮鼓”“西寺晓
钟”“神井蟠龙”“僧幢古碣”“崇台化石”

“潭水流鹅”“濦水渔灯”“螺湾贾棹”“莲浦
熏风”“竹园春雨”，并以此为题各赋诗一首，
记郾城十处景观之详情，其中 《螺湾贾棹》 是
一名篇。到崇祯十年 （1637 年），知县李振声
又修 《郾城县志》，首题“濦阳八景”称谓。
内容延续王季立原诗，去掉其中的“崇台化
石”和“竹园春雨”两处，改 《莲浦熏风》 诗
题为 《池荷映日》，改 《濦水渔灯》 为 《濦江
渔灯》。濦阳八景分别是：“东黉暮鼓”“西寺
晓钟”“神井蟠龙”“僧幢石碣”“濦水渔灯”

“螺湾贾棹”“潭水流鹅”“池荷映日”。清顺
治本 《郾城县志》 和清乾隆十年本 《郾城县
志》 均沿用此称谓收入，但到清乾隆十九年本

《郾城县志》 收此诗时，将诗题 《螺湾贾棹》
改为 《螺湾河》，未明因何而改，以至于今人
胡世厚等编 《历代诗人咏中州》 时也用 《螺湾
河》 作题名。可能是他们仅仅看到了这个本子
的缘故。到民国二十一年 （1932 年），《郾城
县记》 仍用 《螺湾贾棹》 作为题名收入该诗。

《螺湾贾棹》 作为“濦阳八景”之一历数百年被
传颂至今。这首诗与其他诗文一起展现了明初
漯河的社会风貌，留给了后人极其珍贵的文化
财富，也成为今天展现漯河厚重历史和灿烂文
化的一张名片。

关于诗题

“螺湾贾棹”有两层含义，一是地点，二
是景物。螺湾，按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颍
川郡志·卷十二·郾城县》“津渡”目下记：

“螺湾渡在县东五里，乃沙河交汇之处，钧、
许、陈、蔡南北往来之冲，二水环如海螺，因
得名。”由此可知，螺湾时为一渡津。螺湾地名
之始依其地理环境条件为据，因水环如螺，河
状有湾而来。嘉靖中叶，地方文献记“螺”则
首 次 出 现 去 “ 虫 ” 为 “ 水 ”， 改 “ 螺 ” 为

“漯”，仍读“luo”音的记载。后来记为“漯湾
镇”、“漯湾渡”、“漯湾店”三个不同的称谓，
表明其已具备多种社会功能——“镇”为行政
管理功能，“渡”为交通津道功能，“店”为商
旅行便功能。漯湾已经成为郾城乃至周边一重
要商镇。“贾棹”是景物。贾，指古代设肆售货
的商人。按郑玄的解释，“通物曰商，居卖物曰
贾。”也可以当做买卖来讲。《韩非子·五蠹》
有“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之句。棹，即是划
船的桨。《楚辞·九歌·湘君》 曰：“桂棹兮兰
栻”，也指船。徐彦伯《采莲曲》诗中称“春歌
弄明月，归棹落花前。”这样，“螺湾贾棹”就
可以通俗解读为螺湾河上的商船。

诗文内涵及其艺术特色

《螺湾贾棹》诗曰：“沙河东流碧，螺湾汇
双河。舟行此焉薄，估客南来多。江淮百货
萃，此处星辰罗。地卑物产少，耕稼惟刍禾。
木棉茧如雪，收入云间梭。巨商割民脂，民赖
苏沉疴。逋与岁时积，吾其奈民何。”

诗的第一句即点名沙河，给读者一个明确
的地点交代。沙河，发源于豫西伏牛山深处的
鲁山县老君山，流经郏、叶、襄、舞、郾、商
入颍，为淮河一主要支流。碧，原指青绿色的
美玉。郭璞注：“碧，亦玉类也。”意为青绿
色。江淹 《别赋》 有“春草碧色”语。杜甫的

《十八蜀相》有“映皆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
好春”的诗句。柳宗元 《溪居》 诗也有“往来
不逢人，长歌楚天碧”的句子。可见，历代文
人多爱用“碧”字状物，给人以形象逼真的感
觉。诗的开篇即写，一条大沙河像一条玉带，
从伏牛山深处蜿蜒而来，东流江淮而去。这个

“碧”字写出了大沙河的形与神，给人以清新溶
动之感觉。“螺湾汇双河”指沙河与澧河在螺湾
相汇合。沙河如前所述，澧河发源于南阳方城
县，流经叶县、舞阳、郾城在螺湾汇入沙河。
二河相汇为一，从此东流，至周口入颍河。这
样，便在豫中平原上形成了一个肥美的小三角
洲地带，成为承转四方的水陆交通要冲。“舟行
此焉薄，估客南来多。”写螺湾河码头的兴旺。
古时交通主要靠水陆承载大量货物的运输，江
河之便，舟楫之利为历代商家所首选。焉薄，
即淹泊，停留之意。大批的货船从长江、淮
河、颍河溯流而上，在这里抛锚，河面上船桅

林立，白帆片片，绘成了一幅壮观的河港图。
估客，即商人。众多的南方商人来这里寻找商
机，设店经营。“江淮百货萃，此处星辰罗。”
写商埠的繁华。江淮百货，意指南中国各种名
优特产品。萃，聚集的意思。星辰，星的统
称。《尚书·尧典》：“历象明星辰。”李商隐

《无题》诗有“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
东”之句。罗，本意是捕鸟的网或细密的筛
子，形容非常密集。螺湾河岸上店铺林立，鳞
次栉比，各种京广杂货、土特物产、苏杭丝
绸，琳琅满目，五颜六色，呈现出一派繁华兴
旺景象。

作为一名地方官，王季立在咏颂赞美当地
的繁华之时，仍然心系百姓。他把笔锋一转，
直面民生。地卑物产少，耕稼惟刍禾。漯湾河
一带地势低洼，旱涝灾害频仍，广大农民只有
靠耕种土地和养些家畜维持生计。“木棉茧如
雪，收入云间梭。”这里有种植棉花和养殖桑
蚕的农户，所产棉花和蚕茧质地良好，如同
雪一样净白，可以用来织布裁衣；也有解释
为棉花和桑蚕茧作为原材料被商家收购，运
至江苏一带，因为江苏松江府别称云间。“巨
商割民脂，民赖苏沉疴。”按照上下文联系，
上述棉茧等农产品有一部分作为商品卖给收
购的商家，但不得不接受无情的盘剥，像被
刀子割去身上的肉。农家惨淡经营，像久病
的躯体要想强壮起来，只能靠慢慢恢复，靠
长期休养生息。苏，醒过来，病体复原。沉
疴，长久的病。联系元末明初的社会状况，
长久的蒙人统治和连年的农民战争，使得中
原 地 区 饱 经 战 乱 之 苦 ， 民 生 凋 敝 ， 哀 鸿 遍
野，民众像经历了一场大病的沧桑老人，怎
么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那就只能慢慢
康复了。“逋与岁时积，吾其奈民何。”逋，
拖欠，这里指老百姓所欠粮赋逐年增多。面对
老百姓日益增多的粮银赋税，深知人民群众并
不宽裕的家境，王季立没有选择强逼和催征，
而是发出了由衷的感叹：情况就是这样，我也
奈何不得众百姓啊。

从艺术风格来看，《螺湾贾棹》最主要的特
色就是现实主义笔法，以汉乐府诗风和杜诗直
面社会为仿照，对书写对象进行白描直叙，使
人对作品有真实自然的感觉，写河，写船，写
商，写民之疾苦，跃然纸上。从修辞手法来
说，运用了多处的比喻，让读者能够更加生动
形象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如：用碧玉比喻沙
河的美丽，用星辰比喻商铺的众多，用雪比喻
棉花蚕茧的净白，用沉疴比喻农家的贫穷等，
从而增加了诗文的感染力。

这首诗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分六句
写盛景，抒发其赞美和热爱；下部分八句写民
情，倾诉其同情和无奈。既表现了一位正直的
封建士大夫关注民生、体恤民苦的思想情感，
更难能可贵的是给后人留下了一幅碧水清流、
翠绿满目的风景图，一帧船桅林立、繁花似锦
的人间画，的确是一首引人遐思、回味悠长的
风情诗。

王季立和他的《螺湾贾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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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小院，大门外的墙
上挂着一块刻着“韦宅”字样的牌匾。穿过甬道
直至客厅，从院内的简陋到客厅的平常，可以看
出这是一个刚刚进京的低级官僚新安的家。

此时的老者正值壮年，他青衣小帽，正在客
厅里焦急地踱着步，似乎是在等什么人。

年过半百的管家进门禀报：“禀表老爷，我
家老爷回来了！”被称为“表老爷”的等人者急
忙整装出迎。管家打帘，六品武职装束的中年官
员韦金榜匆匆走进客厅，身后还跟着一个西装革
履的洋人。

“表叔！”等人者一边问安，一边躬身施礼。
在管家的帮助下脱了官服的韦金榜急忙拦住

说：“耀堂呀，自己亲戚，就不要行那个俗礼
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指着身边的洋人
说：“这位，是法兰西国驻我大清领事馆武官参
赞戈巴先生！”

锅巴？被叫作耀堂的人把戈巴听成了锅巴。
“你要办的事戈巴先生能帮你的忙啊!”韦

金榜回头又对戈巴介绍说：“戈巴先生，这就是
我对你说的我的表侄，姓陈名星聚，字耀堂，举
人出身，他要仿效曾国藩大人在家练勇，保境安
民，为朝廷出力呀！”

陈星聚谦虚道：“表叔夸奖了！”还要多说，
却见戈巴已经向自己伸过手来，他不知所措地看
着被他称作表叔的韦金榜。

韦金榜却大笑道：“哈哈……戈巴先生，我
这个表侄没进过京，更不知道贵国的礼节，有什
么话你就给他直说吧！”

戈巴操着还不是十分流利的中国话说：“韦大
人，你这个表侄我很喜欢，他要购买军火我们可以
帮助解决，只是价钱……”他打住话头，和韦金
榜耳语了起来。一番耳语后，韦金榜把陈星聚拉过
一旁。一番讨价还价之后，陈星聚点了点头。

被陈星聚在心里叫作锅巴的法国人戈巴见陈
星聚点头，立即兴奋起来：“陈先生，你对皇帝
的忠心我们十分欣赏，只要你是为了效忠皇帝，
剿灭乱民，你需要的武器我们会全力供应的！”
说着，他拉起陈星聚的手狂笑了起来……

在老者的眼里，当时的那个法国人锅巴依稀
就是今天看到的这个洋人，只是和当年比他增长
了年龄，也多了几分老辣和狡猾。

仍然是西装革履的戈巴也在极力回忆着自己
是在什么地方见到过眼前的这个老者，但是他好

像什么也没有想起来。
少者把倒在地上的中年汉子扶起，看到他嘴

上的血迹，回身就要再向洋人问罪。先前被围的洋
人一看形势不对，急忙拉着还在苦思冥想的戈巴匆
匆走了。围观的人看洋人走了，也渐渐散去。

逐渐恢复平静的中年汉子这才有机会捧剑向
老者躬身致谢：“多谢老人家救命之恩！”

“啊，不谢！”老者就是陈星聚，他的回忆也
就此被打断。看到面前的剑匣，陈星聚忽然对这把险
些被洋人夺去的剑产生了兴趣：“敢问，这剑……”

不待陈星聚把话说完，中年汉子已经把剑递
了过来。陈星聚顺手接过宝剑，并抽剑出鞘，这
才发现剑上有铭，便就着日光仔细观看起来。突
然，他的脸上陡现惊讶之色。

中年汉子看陈星聚看得认真，就小心翼翼地
凑上前去问道：“老人家看此剑？”

“好剑！好剑！”陈星聚脱口称赞，还剑入
鞘仍然爱不释手。

“好在何处？”
“精钢练就，历经战阵，虽逾千载，至今仍

寒光逼人，再看剑上有‘高’字铭文，不知是前
朝哪家名将所持？”

“老人家可知当年岳家军大战小商河？”
陈星聚一愣：“啊？莫非此剑和小商河有什

么关联？”
中年汉子道：“既然知道小商河，那就应该知

道，那马踏淤泥河被金兵乱箭射死的杨再兴身边还有
二位将军同被射死，其中有一人就姓高……”

陈星聚着实大吃了一惊。他的老家就在小商
河北边三五里地，关于那场荡气回肠的抗金大战
他从小就耳熟能详。岳飞手下大将杨再兴追杀金
兀术因雪掩河面而马陷河中，被金军乱箭射作刺
猬般却屹立不倒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的家乡。眼前
这个书生模样的汉子竟然说起和杨再兴同时被射
杀的身边偏将高兰。此话一出，竟让他的眼里陡
然放出光来：“莫非这是高兰将军的遗物？敢问

先生您是……”
中年汉子迎着陈星聚的目光慢慢低下了头：

“说出来有辱先人，在下就是高将军第二十代嫡
孙，贱名文，表字觉士……先祖殉难后，此剑被
族人迎回家庙供奉，至今已历八百多年，后家道
中落，此剑就随我四处飘零了。唉！”

暮云四合。围观的人群已经散去。仆人打扮
的少者巡视着周围。陈星聚和中年男子有点相见
恨晚，谈得兴高采烈。

高文道：“自从被现任县台延聘为书办，在
下就立志辅助县台在这里做出一番事业。哪知道
前任县台任上出的事到了现任仍然如出一辙，这
里陆续又有几人失踪，案件却无从破起，乡绅又
是联名弹劾，县台被锁拿进京问罪。小人本为县台
所聘，自然是丢了饭碗，想回归故里，但是小人连
回家的盘缠也凑不出来了，无奈只好放出话去，想
把这把祖传的宝剑变卖，权作回家的路费……”

陈星聚有些不解了：“啊，那为什么洋人会……”
高文长叹一声继续道：“唉！也怪在下，因

家道中落，我家已历多世弃武从文了，在下久考
不第，年过不惑，仍然是一介布衣。原来的县台
看中在下的文笔，就延聘在下跟随他来到这里做
了师爷。唉！”他又是长叹了一声后接着道：“到
了这里，我和县台一样，都想在这天高皇帝远的
地方干出一番事业来，平时并不藏头露尾，在下
有家传宝剑之事也多为人知。其实那个洋人，
啊，他叫利玛士，是这里法国洋行的经理，他早
就在打这把剑的主意，多次托人欲出高价买去，
但都被在下拒绝。此次卖剑，在下原也是想先寄
存一当地士绅之手，聊借几块钱做盘缠，日后待
机再行赎回，哪知道那利玛士耳目众多，得到消
息就要来抢！若不是您老人家出手护佑，宝剑怕
就要被洋人抢去了。真要那样，在下可就真的无
颜去见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了哇！”

陈星聚这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啊！原来
是这样！”突然，他的心底冒出一个想法：“敢问

先生，既然在这里做过师爷，那您对这里的风土
人情一定是了解的了？”

高文有些犹疑：“不敢说了解，辅助前任县
台理政近两年，应该说是略知一二吧！”他略顿
了顿，突然转了话头：“听您老人家的口音像是
中原人氏，敢问您来到沿海？”

陈星聚一愣，他没想到这个人会这样问，而
他此时还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只好敷衍道：

“啊，我也是……游历到此……吧！”高文见陈星
聚不愿多说，也不便再往下问，只好起身离去。

看他已走出几步，陈星聚突然紧走几步来到
高觉士跟前说：“先生方才说回老家缺些盘缠？”

“惭愧！让老人家见笑了。”高文苦笑着说。
“如果还在县衙谋上一份差事，暂不回去中不？”
“中！那咋会不中哩？”高文陡然兴奋起来，

但也只是片刻工夫，他的情绪就又低落了下来，
“可我是前任县台所聘，不说现在这里的县台空
缺，即便是新的县台到任，按官场的惯例，现任
县台无论如何是不用前任师爷的！”

陈星聚却爽朗地朝着高文的肩膀轻击一下
道：“那咱就破一回例，你要是愿意，就还来做
你的师爷，咋样？”

“我？”高文好像有些不相信老者所说，惊
得他张开了嘴却说不出话来。

陈星聚继续道：“对，就是你！只是我这个
知县可是个穷官呀！”

站在一旁的陈福看高文仍在发愣，急忙插话

道：“这就是新任知县陈星聚陈大人！”
“怎么？看着不像？”见高文仍然愣着说不

出话来，陈星聚幽默地往前跨了一步。一缕斜阳
从树枝间穿过，正好照在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
让人看到了刚毅、慈祥和忠厚。

“像！像！”高文喃喃说着，并目不转睛地看着
陈星聚。突然，他像着了魔一般转身冲向衙门，并一
路高喊：“新任县台大人到了！新任县台大人……”

紧闭的衙门霍然洞开。清同治九年 （公元
1869 年） 的春天，已经空缺近一年的仙游终于
以这样的方式迎来了新的知县，他就是本书的主
人公陈星聚。

陈星聚，字耀堂，河南临颍人，道光二十九
年乡试中举，四十七岁那年在老家练勇，并参加
平捻守城有功，被授知县衔。一年后补缺至福建
古田实授知县，此后的八年间他先后在建安、闽
县、顺昌沿海四个县任职，连年考绩卓异，并由军
机处记名。此时，恰逢仙游连续两任知县被劾出
缺，时年已过半百的陈星聚又奉调仙游来救火了。

在他接到总督衙门的调令之前，他就知道这
里已经连续两任知县因治理不力，民生凋敝，且
有多人连续失踪案不得破，或遭士绅联名弹劾去
职，或被朝廷锁拿进京问罪。因此，在准备赴任
来此的同时，他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对这个风云诡
谲且已被福建官场视为禁地的沿海小县做了深入
了解，最终决定微服上任，以便对这里进行更进
一步的考查。于是，一身便装的他和跟他十年有
余、身兼管家和护卫，且有军功在身的本家侄子
陈福一起轻装简从进入仙游，一路暗访，终于在
十余天后来到了他将要主政的仙游县衙。

然而，已经在沿海官场浸淫八年的陈星聚，
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会在这里遇到那个在他
的生命中曾经有过交集，而且还会继续有交集，
直至一生的法国人。当然，这是后话。

（未完待续）

《沧海残阳》长篇小说连载（三）

■余 飞

■盈盈一笑
你不说，我也知道，不舍，就写在脸上
写在每一条脉络里
写在，你随风摇曳的舞步里
你是女儿，迟早要盛装素裹，走向花轿
你是儿子，最终要脱离母体，自成一家
你不说，我也知道，爱慕，就回荡在风中
回荡在金黄的秋色里
回荡在，你如诗如画般的思想形状里

你是爱着的，只是与我隔了冬春夏三个季节
你是恨着的，只是你不懂我已等了一个轮回
你不说，我也知道，笑容，就映在夏风里
映在斑驳的皂角树上，映在你坚强的心壁上
你的坚持，我懂
更懂那迎风而立背后的故事
你的坚守，我懂
更懂那木秀于林一路的艰辛
真的，你不说，我也知道……

叶子说……


